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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大兴安岭西北坡腹地，是一片面积

为107348公顷的原始森林，里面植被

繁厚，林涛如海，河湖密布，各种动物

时隐时现。没有人能数得清这里到底

有多少棵树，也没有人能讲完汗马守

林人的故事。

一
琨哥。琨哥不是哥，是姐。

初见杨琨，很难把这个身材婀娜、

明眸皓齿的姑娘和深山老林联系在一

起。2016年4月末，我第一次进入汗马

自然保护区，群山依然穿着冰雪的衣

裳，自然路三步一个冰包，五步一个坑

洼，汽车一起一伏，仿佛在跳着前行，

轮子还不时地打滑，车上的引路人，就

是现在的管理局副局长杨琨。到汗马

中心管护站已经是下午，杨琨身着迷彩

服，背着相机，坐在一位管护员的摩托

车后座上，像个去冲锋陷阵的大兵，很

快就隐入了茂密的林中。检查红外线

相机，勘察样地，拍摄动植物照片等等，

是她的工作。

那是2011年的6月，杨琨乘坐巡护

车在林间行进，突然间，一头咆哮的大

棕熊从林间闪了出来，直立身子，嘴上

发出怪异的嚎叫，流着哈喇子，冲着汽

车示威。同行的老同志喊着——别下

车，有可能不止一头！说话间杨琨已经

跳下了车，冲着大棕熊举起了相机，快

门咔咔咔地响着，拍下了大熊的一举一

动。可能是相机的声音使大熊一愣，它

不再步步紧逼，站在原地死死盯着杨

琨，距离太近了，杨琨意识到了危险，停

止了拍摄，一动不敢动，和大棕熊对视

着。森林中忽然出奇地安静，大熊看了

一会儿，便慢慢地穿过小路，进了林

子。就这样，杨琨成为中国第一个近距

离拍到野生棕熊的保护区工作人员。

当初在汗马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屈

指可数的几位女职工中，杨琨是第一个

走进原始森林的人，也是坚持二十年初

心不改的人。杨琨身上的朴实和刚毅，

给人一种强大和可靠的感觉，所以年轻

人们都喊她“琨哥”。

二
周海翔是个有经验的生态摄影家，

他不是汗马保护局的职工，却是汗马这

片大森林的家人。翻开十年前汗马保

护区申报世界生物圈的专刊，其中的

图片几乎都出自周海翔之手。现在，他

开着一辆红色的越野车，车上野外装备

一应俱全，带着他的爱人和女儿，穿梭

在深山老林中。这个家庭组合，是汗马

生态科考的一个尖刀班。经年累月，他

们用镜头记录下了汗马森林动植物的

繁衍赓续。

2012年3月，大兴安岭还在冬眠，

塔利亚河依然沉睡，他们来汗马拍摄

黑嘴松鸡的求偶场面。一家三口每人

手持一台相机，各自倚靠一棵大树，借

着微微的晨光，用镜头追视着“梆、梆”

叫的雄松鸡。突然，一个巨大的动物

喘息着来到了周海翔女儿周爻的身

后，那是一只刚刚结束了冬眠的棕熊，

瘦得有点脱相，很饥饿的样子，据说这

时候的熊很凶。周爻吓了一跳，只好

强作镇静。这可急坏了不远处的杨

琨，她悄声说“周老师，熊来了，怎么办

啊？”周海翔低声吩咐“千万别动！”，距

离熊最近的周爻，一点声没出，直到听

见熊簌簌地走远了，才继续拍摄。这

时雄性黑嘴松鸡的叫声更加响亮了，

它们散开尾羽，炫耀自己的力量和美

丽，彼此武斗，雌性黑嘴松鸡则像绣楼

上的千金小姐似的，站在树杈上观战，

直至归顺胜者。如此这般，周海翔一

家坚持十年有余，记录下了黑嘴松鸡

求偶交配的全过程。

2024初秋，周海翔一家去拍摄驼

鹿的活动。第一天，他们凌晨两点起

床，来到牛耳湖畔蹲守，未见驼鹿，第

二天，他们又是空手而归，第三天，第

四天，第五天……潮寒袭人，蚊虫如

雨，由于驼鹿极其敏感，人在潜伏过程

中不能用驱蚊药，也不能发出任何声

音，周爻只好用手捏眼前的蚊子，居然

一气捏死了七十三只蚊子。后来，他

们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爆胎了，还好，

学工出身的周海翔是修车高手；和他

们同行的另一个摄制组翻车了，虽然

人员无恙，但也是一个危险的警示，但

他们一家三口依然毫不动摇，第六天

的早上，幸运女神降临，驼鹿在周爻蹲

守的水泡子里奇迹般地出现了，他们

终于记录下驼鹿在水中觅食的行为，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
李文良今年五十五岁，大家都叫他

汗马李叔。李叔在汗马自然保护区工

作了二十一年，一直都没有离开一线岗

位。啥叫一线？就是长年住在管护站

的帐篷或简易的木屋里，每天要身负沉

重的器材和食物步行数十公里，带领科

研人员到原始森林里勘探调查，布控红

外线相机，进行数据采集，还有一项最

艰苦的工作，就是防火瞭望。设在高山

上的瞭望塔高二十六米，春夏秋季都要

有人瞭望。塔上温度很低，刮起大风，

人在上面坚持一个小时就是极限了，李

叔和他的一个同事，每天要换班上下十

多次，这项工作，李叔干了八年。

有一年春天，李叔和一位老同事到

牛耳湖勘察。眼前是一大片金黄色的

植被，上面茂密的草像麦子一样随风摇

曳着，如果从中间穿过到达目的地，会

节省很长的路程。李叔走在前面，起

初，脚下并无异样，都是坚实的土地，

突然间他一落脚，整个人就掉到了齐胸

深的冰水里。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李叔

呼喊着老同事，老同事急得团团转。这

时候怪了，李叔的身子停止了下沉，原

来他的两脚已经踩到了水底下的永冻

冰层。老同事找到一根倒木的树枝，把

他拽了上来，李叔已经冻得瑟瑟发抖，

几乎不能走路了。

有一天中雨，李叔协同东北林业大

学的师生进行野生动物普查，需要在林

子里住一宿。晚上，大家捡了些干树枝

弄了个小火堆，烤干湿衣服，吃了晚

饭后，由于极度疲劳，很快睡着了。李

叔和同事没带帐篷，把塑料布盖在睡袋

上面正准备露营，突然听到林子里熊的

叫声和脚步声，一座帐篷离熊很近，里

面的两个女生一慌，就找不到帐篷的拉

链头了。李叔赶紧把火堆烧旺，心里说

同学们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别喊啊，接

着他慢慢移步，在外面打开了帐篷门。

李叔让大家赶紧靠近火堆，李叔的同事

也很有经验，赶紧把随身带的二踢脚放

了，熊吓了一跳，转身逃走了。李叔告

诉年轻人们：熊不是来吃人的，是奔着

昨晚咱们的剩饭味儿来的。

说到工作中的成绩，李叔不由喜形

于色。他告诉我，今年，在保护区发现

了三种稀缺植物，其中青姬木和利尼泥

炭藓是内蒙古首次记录物种，拉伯兰毛

茛是中国首次记录物种。

更让李叔欣慰的是，去年和前年，

他在瞭望时发现了两处火险，及时发出

警报，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由于长年在艰苦环境中工作，李叔

的身体不如从前那么硬朗了，但是精神

头不减当年。这不，今年春季防火，五

十五岁的李叔又上了瞭望塔。

四
胡局叫胡金贵，曾经是在汗马管理

局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把手。

我和胡局一起步行五公里，在郁

闭的原始森林里边走边聊。大森林里

的景观奇峻而丰富，胡局指着路边的

景物给我讲解——这里的湖泊最初都

是倒木圈造成的，河水冲倒了岸边的

树，树一棵棵倒在了河道中，经年日

久，迫使河水改道，被憋在倒木后面的

积水就变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湖；

林地里有那么多野生蓝莓秧子，为什

么不见果实，原来是春季正值蓝莓开

花的时候下了雪，冻掉了花；为什么不

见偃松上有成熟的松塔，那是因为偃

松籽两年才成熟，小松塔正在成长，细

观察才可以看出来；驯鹿最爱吃的苔

藓类植物叫地衣，地衣长得很慢，往往

几十年才会长到十厘米高，驯鹿只吃

地衣的尖，地衣能继续生长；一棵大

树的主干上突然出现个比树干还粗的

大木瘤子，看着像一只小熊抱着大树，

那是因为多年前树的这个位置遭到虫

害，树木的应急反应是用树汁将其包

裹，后来慢慢生成了木质树瘤；为什么

几十米高的大树居然会被风吹倒，原

因是大兴安岭的土层很浅，下面就是

岩石，树的根无法扎进很深……

胡局简直就是汗马的活字典。他

爬过保护区的每一座山，林间的事儿没

有什么能难倒他。2008年，一场雷击火

在汗马迅速弥漫，烟火遮天蔽日。紧急

冲向火场的灭火人员，被烟火割断了联

系，危在旦夕。胡局中断公出匆匆赶回

来指挥救火，直升机盘旋在天上，可以

看见一簇簇火光，却看不清打火人员在

哪里。胡局带着一张地图，只身一人从

直升机降下来。浓烟捂住了林子，人得

憋着气走，还被火燎树刮擦着，脚下的

腐殖层都在燃烧，时不时就烫脚。他

利用一米八的身高优势，走几步就跳个

高呼吸一次，如果遇到斜倒树，就攀上

去，把头探到烟层外，呼吸片刻新鲜空

气，歇一歇，继续走，终于看到了几个灭

火队员的身影。他大喊着把各处的人

召集起来，重新规划布置打火方案，最

终扼制了大火，保住了森林。他告诉

我：我就不信了，只要大火不把我整到

树梢上去，就能闯这一关——别说，还

真冲过去了。

蒹 葭

看到《长相忆集》的出版消息，我就

立即脸憨皮厚地向作者索讨了一本。这

是陈子善著的回忆散文，副标题是“我与

文坛名家的往事”。书中回忆了二十九

位名家，我结识或拜见过的有十一位，如

冰心、许杰、聂绀弩、冯至、钱谷融、徐中

玉、王仰晨和台湾林文月、香港的林曼

叔、欧洲汉学家冯铁；知其大名而未谋面

的有周而复、赵清阁、刘以鬯、黄裳、张爱

玲、吴小如、饶宗颐、金庸、傅聪、刘绍铭、

曹景行；连大名都未听过的名人有陈无

言、古剑、吴德铎、戴天、雷骧、古苍梧。

正因为不认识这几位，所以更填补了我

的知识空白。

我跟子善相识相交已有四十多年，

我长他七岁。子善的名气很大。这本书

中写到，1999年4月金庸见到他，第一句

话就是：“噢，陈子善，我知道。”2011年

饶宗颐见到他，开口也说：“我们认识

的。”这可是香港文化界的两位泰斗！我

只能如实地说，迄今为止，我跟子善之间

还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相互调侃

也不急眼。我跟他的审美趣味不尽相

同，但他的文章我是爱读的，特别是他在

《文汇报 ·笔会》连载的《不日记》，篇篇都

是“干货”，跟那些学风浮夸的作者大相

径庭。这本《长相忆集》我从头至尾拜读

了，也觉得都是“猛料”“干货”。

《长相忆集》提供的新史料多多。比

如，1929年8月28日晚，北新书局老板

李小峰在上海南云楼设宴，席上鲁迅跟

林语堂发生了激烈争吵，被称为“南云楼

风波”，导致了双方的第二次疏离。我采

访了不少当事人，他们几乎都未听清双

方争吵的具体内容。子善书中披露了陈

无言1977年11月23日在《星岛日报 ·星

辰》发表的《诗人杨骚在香港的时候》。

该文根据杨骚的口述，还原了当年的场

景。用子善的话来说，这种第一手资料

“极为重要，太重要了”。

关于鲁迅与田汉的关系，一般读者

多了解他们对立的一面，对他们一致性

的认识则不够。子善在《琐忆聂绀弩先

生》一文中提到，1935年2月，田汉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聂绀弩曾作两首七绝予

以讥讽，说作为“革命家”的田汉在狱中

“羞与偷儿共枕头”，鲁迅阅后批评聂“不

要幸灾乐祸”。据田汉回忆，早在1930

年9月17日，鲁迅在他的五十寿辰聚餐

会上，就曾把国民党当局阴谋秘密逮捕

田汉的消息面告他，使他得以及时走

避。这就是爱憎和是非分明的鲁迅！田

汉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一诗中写道：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雄

文未许余曹敌，亮节堪称一世风。”这才

是对鲁迅和田汉关系的全面观照。

此外，书中转录老舍1941年致赵

清阁的五言古诗，也是引人注目的看

点。老舍跟女作家赵清阁的“山城之

恋”，最终并未能做到“世世连理枝，万

死莫相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八年

离乱”造成的时代悲剧，今天的读者应

予以同情的理解，不必为贤者讳，也不

必苛责于前人。

吴小如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书法大

家。1975年他自行焚毁了创作的近千

首旧体诗，我也是从他2004年10月6日

致子善信中获知的，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子善在学术上获得成就有环境熏陶

和自身努力两方面的原因。以学术环境

而言，子善生活在上海这座中国文化最

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又长期在华东师

范大学这种人才密集处于学术前沿的单

位任教，耳濡目染，深得真传。比如，他

曾任许杰先生的助手和研究生助教。许

先生是资深的乡土作家和知名教授，为

人宽厚。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应浙江鲁

迅研究学会之邀到杭州参会，下榻于历

史悠久的大华饭店，正巧跟来自上海的

许杰先生同住一室。我起夜时，发现许

先生开着床头灯斜躺着看书。我问：“您

怎么还不休息？”他说：“你鼾声那么大，

我怎么睡得着？”我走近旁边一看，他正

在读《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一书。这是

师兄陈鸣树1959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

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书中就有批判许先

生的文章。当时鸣树兄正申请高级职

称，许先生是评委，要审读他的科研成

果。许先生淡淡地说：“他当年批判我，

过几天我还要投他一票。”子善在《我给

许杰先生当助手》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

情，可以跟我的回忆互相印证。钱谷融

先生跟子善共事多年，是博学而散淡之

人。子善在《记忆中的钱谷融先生》一文

中说，在那种特殊岁月，钱先生“当了整

整三十八年讲师，1980年才‘破格’提升

为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跟

钱先生一起到阳朔审定中南地区高校合

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会后同游

桂林，下榻于广西师范学院的招待所。

当时该校中文系的主任叫刘泰隆，是华

东师大1956年的毕业生，钱先生的及门

弟子，当年已被聘为副教授。填写入住

登记表时，刘泰隆十分难堪，特意给钱先

生填写了一个“副教授”的职称，以便他

的老师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这件事，

也可以跟子善的回忆相印证。除了许先

生，钱先生，影响子善的还有施蛰存、徐

中玉诸前辈，在此不一一介绍。

子善的成就跟他的悟性是分不开

的。同样由于时代的原因，他应该没有

什么高学历；他身为博士生导师，我也没

听说他读过博士学位。但他在发掘史料

方面的确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上世纪八

十年代，我们多次到北京琉璃厂淘书，同

行者还有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借

子善用过的一个成语，我每次都是“铩羽

而归”，而他们的收获总是能盆满钵满。

这固然跟我的吝啬有关，但也的确是我

置身宝山不识宝。通过《长相忆集》得

知，子善居然买到了钢琴大师傅聪15岁

时读过的外国长篇小说《神秘大卫》，而

且花费不超过人民币十元。他还拍到了

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这虽

然并不是什么孤本秘笈，但书的前环衬

有苏雪林的题字，书中还夹有苏雪林介

绍此书版本的手迹。三者合一，这本原

来很普通的书就成了奇货。唐王维五律

《观猎》中有两句给我印象极深：“草枯鹰

眼疾，雪尽马蹄轻。”我特别欣赏用“疾”

这个字形容雄鹰眼光的敏锐。搞史料研

究的人，需要有子善这样一双“鹰眼”。

这种感知能力、洞察能力就属于我所说

的悟性。

不过，光有悟性毕竟成就不了一个

学者。宋王安石《伤仲永》一文，讲的就

是光有天赋而后天不努力也会沦落为庸

人的故事。子善是勤学好问的。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我们都参加了1981年版

《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参与的是书

信部分，我参与的是日记部分，常邂逅于

北京图书馆（今国图）的报库。他在工作

之余常翻检《星洲日报》。他钩稽周作

人、张爱玲佚文和郁达夫海外散文，应该

就是从那个时段开始的。当时刚刚引进

复印机，但图书馆并不提供复印服务，收

集资料基本上靠做笔记，抄卡片，其艰苦

程度非今天擅长电脑检索的青年人所能

想象。子善还虚心问学，以能者为师。

《长相忆集》中有一封1984年6月29日

子善写给冯至先生的信，咨询有关郁达

夫的史料，信中一共出现了六次“您老人

家”的称谓，表现出了立雪程门般的谦

恭。最使我感动的是《与周而复先生的

一段交往》一文。周而复是著名作家，出

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但子善却是在他受

到冷落之时向他求师问道的，因而才得

到周而复的指教，并赐墨宝。鲁迅在《而

已集 ·扣丝杂感》中说过，在中国，一成为

“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而

处于人生低谷之时，便有聪明人避之惟

恐不远。我以为，凡让势利蒙眼的人，恐

怕只能做出趋时应景的学问，其成就也

恐怕难以垂之久远。

读《长相忆集》我也遇到一个纠结难

解的问题，涉及书中提到的陈无言先

生。书中引用了陈无言的一段话：“笔者

一向有个心愿，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

遗忘的新文学作家。虽然他们的名字陌

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们总算在文

学园地出过一点力，不应该被歧视以至

湮没无闻。”任何平凡的人都不应该被歧

视，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否都有“出土

文物”的价值，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在

什么领域，C位终归有限。唐代刘禹锡

《杂曲歌辞 ·浪淘沙》中写道：“千淘万漉

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数以千计，

大部分恐怕都会成为历史的沙尘，最后

湮没无闻。我谈这一点，是联想到自己，

并不涉及他人。还是在中学时代，我就

特别喜欢七月派诗人鲁藜的短诗《泥

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

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

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行将八十四岁

的时候，由子善的这本新作产生了以上

联想，也算是一种琐议吧。

《秦风 · 蒹葭》被誉为中国古代文

学的瑰宝之一，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千

古绝唱。诗歌中所提及的蒹葭，泛指

禾本科植物芦苇，更确切地说是指特

定生长周期的荻与芦，这是众多文学

家及植物学家的普遍观点。《说文解

字》中，“蒹葭”的解释：“蒹，雚之未秀

者。葭，苇之未秀者。”《尔雅 ·释草》：

“蒹，薕。”郭璞注曰：“似萑而细，高数

尺，江东呼为薕。”

初识蒹葭是在巢湖，圩内的千亩

芦苇让我记忆犹新。我当时还不到五

岁，那一年隆冬，我和父亲去巢湖二姑

家过春节。她们家位于离肥东县城还

有二十多公里的巢湖北岸，当时公交

只能通到义城集镇，下车后还要走六

里的土路。我天性要强，倔强地走了

约五里地，脚上还磨出了水泡，实在走

不动了才骑在父亲的肩上。

二姑一家靠打鱼为生，她家有一

艘木渔船。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我们

在滁州的家中时常会收到一些白虾和

银鱼等巢湖特产；她在寄给父亲的信

中，还数次提及了巢湖七八月间西南

风大作时的惊涛骇浪。因此我一到二

姑家，就迫不及待地让她带我去看信

中描绘的巢湖奇观。

我站在圩堤上远眺，八百里巢湖

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远处千帆逐浪，

银屏山峰峦重叠，犹如“九狮抱银瓶”，

湖心三岛鼎立，真可谓“何曾畜笔砚，

景物自成诗”。冬季湖水较浅，我没能

看到湖水的万马奔腾，湖面在微风起

时才泛起阵阵涟漪。我看到的是巢湖

女神温柔的一面，也许是女神也在休

假，也许是在欢迎我这个远来的孩童

吧。圩内还种植了大片芦苇，二姑说

北岸芦苇连绵有数千亩，是减缓洪水

冲击圩堤的第一道防线。芦苇大部分

立在水中，也有一些生长在露出水面

的湖滩上，高的有两三米，如一排排身

姿挺拔的卫兵在守护着大堤；北风吹

过，芦苇在水中摇曳，漫天芦花飞雪，

宛如仙境。

每年的阳春三月，尤其在春雨后，

巢湖边的蒹葭笋如约而出。这些小精

灵们长得很快，不到15天就能长到30

厘米高。采摘期通常很短，这时的笋

才是最鲜嫩的。芦苇笋一般长在水

中，嫩芽是浅绿色的，品尝起来有点苦

涩；荻笋则通常生在岸边，笋箨是紫色

的，品尝起来微甜，巢湖人亲昵地称呼

它“紫笋子”。晾干后的荻笋是当地精

美的野菜，可与巢湖里的鲥鱼一起炖

汤。“荻笋鲥鱼方有味”，是欧阳修对荻

笋炖鲥鱼美味的推赞。当年，这位北

宋大文豪应庐州太守李不疑之邀游览

巢湖，也许也品尝过这道美味佳肴吧？

我高中是在滁城读的，学校不远

处是清流河，河两岸零星分布着一些

芦苇。溯源而上，很快就能到达唐代

大诗人韦应物写《滁州西涧》的地方：

“ 独 怜 幽 草 涧 边 生，上 有 黄 鹂 深 树

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

横。”如今这里被滁州人称为西涧湖。

高二那年五一假期，我去西涧湖游玩，

在溪边看到了大片郁郁葱葱的蒹葭。

水中的芦苇比我高出了许多，而岸边

则分布着一米多高的荻。我就想，韦

应物笔下的幽草是否也包含些许蒹葭

呢？顺手折断了一枝岸边的荻，秆的

上半部是实心的，与芦苇秆的空心完

全不同，我终于明白在巢湖过春节时，

二姑告诉我只有芦苇可以破篾编席的

道理了。西涧湖边的苍苍蒹葭是读书

的好去处，我从此放学后就经常去湖

边，一边散步，一边背诵课文。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我 定 居 上 海 。

2009年我有幸参与了上海新八景的评

选活动，从地方史专家们那里了解到

沪上从明代起就有“沪城八景”之说，

其中一景是野渡蒹葭。历史上浦南莲

泾苇塘之间遍地蒹葭，在那长满蒹葭

的水边有一处野渡，驾一叶扁舟，尽享

自然风光。世博会那年，为了寻找这

一传说中的蒹葭美景，我特地去浦南

数次，却发现这些地方因城市建设，苇

塘早已被填平，有的地方变成了工厂，

有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六年前的暑

假，我带儿子去青浦最大的湿地公园

游玩，百亩苇塘、千亩荷花不期而遇，

这里荷花与芦苇交相呼应，“袅袅水芝

红，脉脉蒹葭浦”的美景再现。

“白露思蒹葭，秋风生荻花。”两

年前的白露时节，宁波悦蓉姐邀我去

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游玩。悦蓉姐

比我年长几岁，由于经常参加当地的

旗袍秀，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五

六岁。她出生于余姚乡村，年少家

贫，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现如今已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杭州

湾湿地总面积63.8平方公里，这儿有

广阔的滩涂，还有成片的芦苇荡，琵

鹭与卷羽鹈鹕时而在水面觅食，时而

在空中展翅飞翔，时而飞入芦苇荡中

休憩，海水与蓝天一色，宛如世外桃

源。我第一次看到了在海水中还能

茁壮成长的芦苇，第一次看到了盐碱

滩涂上，连绵数里荻花盛开的壮观景

象。荻刚抽出来的花穗是淡紫色的，

清风徐来，那一片片花穗就像紫色的

波浪在随风舞动。

蒹葭倚玉树的成语出自《世说新

语 ·容止》：“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

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

被当作俗贱之物，用以比相貌丑陋的

毛曾；玉树，高贵美好之物，用以比才

貌俱佳的夏侯玄。这个比喻其实对蒹

葭是不公平的，蒹葭虽不能长成构造

的栋梁，也从不与玉树比风流，但如今

在酒泉的戈壁、武汉的滨江、崇明的东

滩、滁州的明湖……处处可以看到她

们的身影。蒹葭坚韧不拔，任凭风雨，

她们是《诗经》中最美的禾草，鸟儿鱼

儿的快乐家园，城市景观的明星，更是

生态修复的不二神器!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周海翔 摄（更多图文请移步“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